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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高楼林立的城
市，有时候不经意抬头，你会
看到一些身系绳索、贴着高
楼清洗外墙的人，他们被人
们形象地称为“蜘蛛人”。

他们的生命，悬在一根
直径不到 5 厘米的麻绳上，
说他们是“命悬一线”，其实
一点也不夸张。他们平时默
默无闻，只有意外发生、生命
突然陨落时，才会引发社会
对高空作业安全以及监管的
关注。

高空作业“命悬一线”

前几日，台州市府大道
耀达百货对面，一座嵌满透
明玻璃的大厦在冬日的暖阳
下锃锃发亮。高高的玻璃幕
墙外，几个黑影拉下一根根
细绳在空中荡来荡去。

欧安辉身着蓝色雨衣，
穿一双雨鞋，腰间系了一根
保险绳，端坐在身下的木板
上，手拿刷子，熟练地工作
着，他甚至连安全帽都没戴。
一个小时后，欧安辉解开安
全扣下到地面。今年刚满 30
岁的贵州凯里人欧安辉从事
高空清洗已有 2年。

稍作休息，他又提起装
备走向楼顶。“这不算高的，
上一个干活的大厦有 33
层。”欧安辉边说，边熟练地
将一根拇指粗的绳索系在一
根直径约十厘米的钢管上，
反复拉了拉，打成一个结。随
后，他站上毫无防护的楼顶
边缘，扣好坐板的安全扣，开
始新一轮的清洗。

欧安辉之前几乎跑遍了
全国，在矿井挖过煤、在采石
场加工过石头、在玩具厂做
过工人，也曾被人骗到传销
组织里赔上了一年的积蓄。
两年前，在老乡的介绍下，他
来到路桥，干起了高空清洁
的营生。
“危险是危险，可关键还

要靠自己把握。”提起高空清
洗的危险性，欧安辉抱着一
丝侥幸。由于从事这个行业
才 2 年，欧安辉的活并不多，

加上经过层层转包，他每月
的收入只有 2000 元左右。而
来自湖北的陈如忠在台州当
了 10 年“蜘蛛人”，他每月平
均能赚 4000 元左右。“虽然
危险，可是看在收入还可以
的份上，也只好再冒险几
年。”

混乱的高空清洗业

“干这个不需要什么学
历，我读完初二就出来打工
了，一个月能赚 2000 多块
钱，比在工厂里自由很多。”
欧安辉没有接受过任何培
训，看别人做过几次后，就和
同乡杨光礼开始揽活干，通
常中介会将一些活转包给他
们。“比如今天这个活，大概
要清洗 600 平方米，三天左
右能清洗完，包给我们两人
1000 元。”

像欧安辉这样脱离了正
规保洁公司，未经任何培训
私下接活的“蜘蛛人”不在少
数。他们工作时，绳索粗细不
一，大多自备；保险带也不是
人人都系，有些人连安全帽
也不戴，也极少有人为自己
购买保险。

20 岁的杨光礼两年前曾
在临海一家清洁公司当过半
年的高空清洗工，每月工资
1500 元，出一天工补贴 30
元，包吃住，没有保险，事先
培训 7天。杨光礼说，培训的
内容主要是哪些材质用哪种
清洁液，如何打绳结等，他和
工友都没有任何证书，上岗
前也没有体检。一位业内人
士透露，目前清洗行业中转
包盛行，接活的人大都未经
任何培训，很多公司不愿为
员工买保险，因此，与公司签
劳动合同的“蜘蛛人”也越来
越少。

没有统一的安全规范

台州市安全生产检测检
验中心主任夏钊表示，根据
规定，凡从事登高作业个人，
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取得《特

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后才能
持证上岗。在两米高度以上
从事清洗工作的人，属于登
高作业人员。而事实上，安
检中心每年开设的登高架
设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培
训课，几乎没有外墙清洗工
报名参加。

目前，想开一家清洁公
司，只要拥有完全的民事行
为能力，有一定的注册资金，
就可以拿到工商执照。而对
于清洁公司中高空外墙清洗
人员是否持有特种作业证，
工商部门并不审核。

“国标中对安全绳有详
细的规定，比如安全绳直径
不得小于 13 毫米等。”夏钊
补充，“不过目前我国对高空
清洗作业尚没有统一的安全
规范或标准。”

据了解，为了保障“蜘
蛛人”群体的人身安全，
2008 年 9 月中旬，由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起草的专门
针对建筑物外墙清洗而制
定的《建筑物清洗维护质量
要求》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已
经完成征求意见稿。该项标
准要求：悬挂作业者所使用
的大绳直径不得小于 16 毫
米；风力超过 5 级，温度超
过 35℃或低于 5℃都不能
进行高空悬挂作业；高处悬
挂作业不得在大雾、暴雨、
大雪、大风（风力超过 5级，
风速 8.3米 /秒）等恶劣气
候及夜间无照明时作业。这
部推荐性“国家标准”已报
国家建设部审批，但目前还
未正式出台。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欧安辉和杨光礼坐下来聊起
了家常。欧安辉说，如果能找
到收入相当但更安全的工
作，他当然愿意改行，但这几
年，他还要冒险下去。毕竟，
而立之年的他还要攒钱娶妻
生子、赡养老人。20 岁的杨光
礼则希望攒几年钱后脱离这
个危险的行业，做做小生意。
面对生命，他们似乎有些赌
博的意味。

■陈超

“2000 元人民币，在我们这里不
稀奇，但在越南应该算是个大款！”凭
着这样的自信，自称“穷二代”的重庆
民工洪林近日已办了出国护照，准备
去越南捞一个洋媳妇。

护照已办好

请好翻译就出国

洪林，22 岁，重庆江津区白沙镇
农民，目前在江津珞璜工业园区 B 区
一工地做杂工，月收入不到 2000 元。
最近一周，洪林数次请假往返主

城和江津之间，想寻找一个翻译，陪自
己去越南找媳妇。
为啥想起去千里之外的越南找媳

妇？洪林说，自己从网上得知，越南姑
娘一是人多、漂亮，二是嫁人后“打不
还手骂不还口，还自带保姆功能”。若
在重庆，“我一个农民工，要家底没家
底、要长相没长相，要找个好姑娘，比
登天还难”！
据他所知，越南当地工薪族的平

均月收入 100 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
500 元左右，他月收入 2000 元，应该
算个大款。
在洪林所住工棚，穿着旧西装、系

着工作围裙的他，在砖块搭起的床铺
上摸出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崭新的出国
护照：“看嘛，我护照都办好了，一找到
翻译，就去签证。”他一脸憨笑。
身后，放着他早晨吃剩的咸菜炒

饭———他说，自己平时很节约。办护照
花了整整 300 元，相当于他一个月的
生活费。
洪林掰起指头诉苦：自己初中毕

业，17 岁开始四处漂泊，辗转在北京、
广州、青岛等地打工，好不容易存了 1
万多元钱，就为找个媳妇安家。
为找媳妇，他曾辞去好端端的自

行车厂工作，专门到女工多的电子厂
应聘。喜欢上的姑娘一听他家在农村，
就不搭理他了。家里亲戚也介绍过两
个对象，但一听说他是农民工，对方马
上改口说有男友了。

洪林说：“我只有 1.66 米，家里没
钱，找个好媳妇难啊！”

22 岁刚够结婚资格，为何急着找
媳妇，甚至不惜出国？洪林脸不红心不
跳：咋不急？天天上班好无聊，上街看
人家成双成对就难过。

家人没反对

就怕洋媳妇不可靠

旅游护照只能签一个月，语言又
不通，如何保证过去就能找到情投意
合的越南媳妇？
洪林称自己并非盲目自信：在广

州打工时，当地日资企业多，他曾参加

过为期 3个月的业余日语学习班。不
少女同学就是冲着嫁日本人去学习
的，因为日本比国内发达。同样的道理
也适合越南姑娘。
对儿子出国找媳妇一事，洪林的

母亲郑宣治有些无奈。她说，家在农村
靠天吃饭，丈夫需偶尔在外打工才能
维持家用。娃儿想在本地找个好姑娘
确实难，“但出去找，别人都说不可靠，
我们也不晓得咋办”。

此事最近在工地引起热议。工
友宋勇、周伟说，洪林的想法不错。
他们都二十五六岁了，同样没找到
女朋友。若洪林成功了，大家以后可
以效仿。

男女比例失衡

越南兴起“新娘经济”

据了解，近年来，越来越多在国内
找不到对象的男子，把眼光投向越南、
缅甸和印尼等国家。
资料显示，越南因长年战乱，男女

比例约 3：5，有许多姑娘愿意外嫁他
国。近年来，该国兴起了一股“新娘经
济”。在越南，有专门的“养妈”：在乡下
找些貌美、想远嫁的姑娘，集中统一培
训仪表、修养，然后专门介绍给外国男
子。
在很多婚介广告中，“养妈”会作

出种种保证———3个月内娶回；绝不
加价；一年内跑掉赔一位等。为此，不
少地方流行起专门的相亲旅行团，6
天行程，可以安排相亲者与数十位姑
娘见面。

专家支招

娶外国媳妇要合法

“花低价娶外国新娘听起来很诱
人，但一定要走合法渠道。”重庆渝北
区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黄春艳说，想找
洋媳妇，千万不要去找黑中介，从人贩
手中买外国媳妇是非法的。想合法迎
娶外国媳妇，除朋友介绍、自由恋爱，
还可以去具有涉外婚介资格的婚介机
构征婚。
黄春艳提醒，与外籍人士结婚，一

定要持双方的护照或外国人居留证
件、临时来华的入境、居留证件等身份
证明、婚姻状况证明，在相应的婚姻登
记机构办理结婚手续。
“想娶个情投意合的外国媳妇，出

国必须有合法护照，这样才可能在那
边生活和工作，才有机会与当地姑娘
进行情感沟通。”相关人士提醒，可先
通过网络聊天工具，在一些国外论坛
找一些比较“对眼”的异性进行沟通，
有了基础再去，成功可能性更大。

■《重庆晚报》张一叶

重庆民工办护照
要去越南娶媳妇

洪林站在工棚门前，心里怀揣

着到越南娶媳妇的梦想。

冉文 摄

他的身份

普通的建筑民工，初中

文化，月收入不足2000元

他的想法

去越南娶个洋媳妇回家

他的理由

自己在国内是穷人，但

在越南算个大款

他的行动

已办好护照，下月就出

国，现急寻廉价翻译

几乎无人持有特种作业证
清洁公司不愿为他们买保险

“蜘蛛人”：

一根绳能否承载生命之重？
行走在高楼林立的城

市，有时候不经意抬头，你会
看到一些身系绳索、贴着高
楼清洗外墙的人，他们被人
们形象地称为“蜘蛛人”。

他们的生命，悬在一根
直径不到 5 厘米的麻绳上，
说他们是“命悬一线”，其实
一点也不夸张。他们平时默
默无闻，只有意外发生、生命
突然陨落时，才会引发社会
对高空作业安全以及监管的
关注。

高空作业“命悬一线”

前几日，台州市府大道
耀达百货对面，一座嵌满透
明玻璃的大厦在冬日的暖阳
下锃锃发亮。高高的玻璃幕
墙外，几个黑影拉下一根根
细绳在空中荡来荡去。

欧安辉身着蓝色雨衣，
穿一双雨鞋，腰间系了一根
保险绳，端坐在身下的木板
上，手拿刷子，熟练地工作
着，他甚至连安全帽都没戴。
一个小时后，欧安辉解开安
全扣下到地面。今年刚满 30
岁的贵州凯里人欧安辉从事
高空清洗已有 2年。

稍作休息，他又提起装
备走向楼顶。“这不算高的，
上一个干活的大厦有 33
层。”欧安辉边说，边熟练地
将一根拇指粗的绳索系在一
根直径约十厘米的钢管上，
反复拉了拉，打成一个结。随
后，他站上毫无防护的楼顶
边缘，扣好坐板的安全扣，开
始新一轮的清洗。

欧安辉之前几乎跑遍了
全国，在矿井挖过煤、在采石
场加工过石头、在玩具厂做
过工人，也曾被人骗到传销
组织里赔上了一年的积蓄。
两年前，在老乡的介绍下，他
来到路桥，干起了高空清洁
的营生。
“危险是危险，可关键还

要靠自己把握。”提起高空清
洗的危险性，欧安辉抱着一
丝侥幸。由于从事这个行业
才 2 年，欧安辉的活并不多，

加上经过层层转包，他每月
的收入只有 2000 元左右。而
来自湖北的陈如忠在台州当
了 10 年“蜘蛛人”，他每月平
均能赚 4000 元左右。“虽然
危险，可是看在收入还可以
的份上，也只好再冒险几
年。”

混乱的高空清洗业

“干这个不需要什么学
历，我读完初二就出来打工
了，一个月能赚 2000 多块
钱，比在工厂里自由很多。”
欧安辉没有接受过任何培
训，看别人做过几次后，就和
同乡杨光礼开始揽活干，通
常中介会将一些活转包给他
们。“比如今天这个活，大概
要清洗 600 平方米，三天左
右能清洗完，包给我们两人
1000 元。”

像欧安辉这样脱离了正
规保洁公司，未经任何培训
私下接活的“蜘蛛人”不在少
数。他们工作时，绳索粗细不
一，大多自备；保险带也不是
人人都系，有些人连安全帽
也不戴，也极少有人为自己
购买保险。

20 岁的杨光礼两年前曾
在临海一家清洁公司当过半
年的高空清洗工，每月工资
1500 元，出一天工补贴 30
元，包吃住，没有保险，事先
培训 7天。杨光礼说，培训的
内容主要是哪些材质用哪种
清洁液，如何打绳结等，他和
工友都没有任何证书，上岗
前也没有体检。一位业内人
士透露，目前清洗行业中转
包盛行，接活的人大都未经
任何培训，很多公司不愿为
员工买保险，因此，与公司签
劳动合同的“蜘蛛人”也越来
越少。

没有统一的安全规范

台州市安全生产检测检
验中心主任夏钊表示，根据
规定，凡从事登高作业个人，
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取得《特

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后才能
持证上岗。在两米高度以上
从事清洗工作的人，属于登
高作业人员。而事实上，安
检中心每年开设的登高架
设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培
训课，几乎没有外墙清洗工
报名参加。

目前，想开一家清洁公
司，只要拥有完全的民事行
为能力，有一定的注册资金，
就可以拿到工商执照。而对
于清洁公司中高空外墙清洗
人员是否持有特种作业证，
工商部门并不审核。

“国标中对安全绳有详
细的规定，比如安全绳直径
不得小于 13 毫米等。”夏钊
补充，“不过目前我国对高空
清洗作业尚没有统一的安全
规范或标准。”

据了解，为了保障“蜘
蛛人”群体的人身安全，
2008 年 9 月中旬，由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起草的专门
针对建筑物外墙清洗而制
定的《建筑物清洗维护质量
要求》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已
经完成征求意见稿。该项标
准要求：悬挂作业者所使用
的大绳直径不得小于 16 毫
米；风力超过 5 级，温度超
过 35℃或低于 5℃都不能
进行高空悬挂作业；高处悬
挂作业不得在大雾、暴雨、
大雪、大风（风力超过 5级，
风速 8.3米 /秒）等恶劣气
候及夜间无照明时作业。这
部推荐性“国家标准”已报
国家建设部审批，但目前还
未正式出台。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欧安辉和杨光礼坐下来聊起
了家常。欧安辉说，如果能找
到收入相当但更安全的工
作，他当然愿意改行，但这几
年，他还要冒险下去。毕竟，
而立之年的他还要攒钱娶妻
生子、赡养老人。20 岁的杨光
礼则希望攒几年钱后脱离这
个危险的行业，做做小生意。
面对生命，他们似乎有些赌
博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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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形象地称为“蜘蛛人”。

他们的生命，悬在一根
直径不到 5 厘米的麻绳上，
说他们是“命悬一线”，其实
一点也不夸张。他们平时默
默无闻，只有意外发生、生命
突然陨落时，才会引发社会
对高空作业安全以及监管的
关注。

高空作业“命悬一线”

前几日，台州市府大道
耀达百货对面，一座嵌满透
明玻璃的大厦在冬日的暖阳
下锃锃发亮。高高的玻璃幕
墙外，几个黑影拉下一根根
细绳在空中荡来荡去。

欧安辉身着蓝色雨衣，
穿一双雨鞋，腰间系了一根
保险绳，端坐在身下的木板
上，手拿刷子，熟练地工作
着，他甚至连安全帽都没戴。
一个小时后，欧安辉解开安
全扣下到地面。今年刚满 30
岁的贵州凯里人欧安辉从事
高空清洗已有 2年。

稍作休息，他又提起装
备走向楼顶。“这不算高的，
上一个干活的大厦有 33
层。”欧安辉边说，边熟练地
将一根拇指粗的绳索系在一
根直径约十厘米的钢管上，
反复拉了拉，打成一个结。随
后，他站上毫无防护的楼顶
边缘，扣好坐板的安全扣，开
始新一轮的清洗。

欧安辉之前几乎跑遍了
全国，在矿井挖过煤、在采石
场加工过石头、在玩具厂做
过工人，也曾被人骗到传销
组织里赔上了一年的积蓄。
两年前，在老乡的介绍下，他
来到路桥，干起了高空清洁
的营生。
“危险是危险，可关键还

要靠自己把握。”提起高空清
洗的危险性，欧安辉抱着一
丝侥幸。由于从事这个行业
才 2 年，欧安辉的活并不多，

加上经过层层转包，他每月
的收入只有 2000 元左右。而
来自湖北的陈如忠在台州当
了 10 年“蜘蛛人”，他每月平
均能赚 4000 元左右。“虽然
危险，可是看在收入还可以
的份上，也只好再冒险几
年。”

混乱的高空清洗业

“干这个不需要什么学
历，我读完初二就出来打工
了，一个月能赚 2000 多块
钱，比在工厂里自由很多。”
欧安辉没有接受过任何培
训，看别人做过几次后，就和
同乡杨光礼开始揽活干，通
常中介会将一些活转包给他
们。“比如今天这个活，大概
要清洗 600 平方米，三天左
右能清洗完，包给我们两人
1000 元。”

像欧安辉这样脱离了正
规保洁公司，未经任何培训
私下接活的“蜘蛛人”不在少
数。他们工作时，绳索粗细不
一，大多自备；保险带也不是
人人都系，有些人连安全帽
也不戴，也极少有人为自己
购买保险。

20 岁的杨光礼两年前曾
在临海一家清洁公司当过半
年的高空清洗工，每月工资
1500 元，出一天工补贴 30
元，包吃住，没有保险，事先
培训 7天。杨光礼说，培训的
内容主要是哪些材质用哪种
清洁液，如何打绳结等，他和
工友都没有任何证书，上岗
前也没有体检。一位业内人
士透露，目前清洗行业中转
包盛行，接活的人大都未经
任何培训，很多公司不愿为
员工买保险，因此，与公司签
劳动合同的“蜘蛛人”也越来
越少。

没有统一的安全规范

台州市安全生产检测检
验中心主任夏钊表示，根据
规定，凡从事登高作业个人，
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取得《特

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后才能
持证上岗。在两米高度以上
从事清洗工作的人，属于登
高作业人员。而事实上，安
检中心每年开设的登高架
设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培
训课，几乎没有外墙清洗工
报名参加。

目前，想开一家清洁公
司，只要拥有完全的民事行
为能力，有一定的注册资金，
就可以拿到工商执照。而对
于清洁公司中高空外墙清洗
人员是否持有特种作业证，
工商部门并不审核。

“国标中对安全绳有详
细的规定，比如安全绳直径
不得小于 13 毫米等。”夏钊
补充，“不过目前我国对高空
清洗作业尚没有统一的安全
规范或标准。”

据了解，为了保障“蜘
蛛人”群体的人身安全，
2008 年 9 月中旬，由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起草的专门
针对建筑物外墙清洗而制
定的《建筑物清洗维护质量
要求》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已
经完成征求意见稿。该项标
准要求：悬挂作业者所使用
的大绳直径不得小于 16 毫
米；风力超过 5 级，温度超
过 35℃或低于 5℃都不能
进行高空悬挂作业；高处悬
挂作业不得在大雾、暴雨、
大雪、大风（风力超过 5级，
风速 8.3米 /秒）等恶劣气
候及夜间无照明时作业。这
部推荐性“国家标准”已报
国家建设部审批，但目前还
未正式出台。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欧安辉和杨光礼坐下来聊起
了家常。欧安辉说，如果能找
到收入相当但更安全的工
作，他当然愿意改行，但这几
年，他还要冒险下去。毕竟，
而立之年的他还要攒钱娶妻
生子、赡养老人。20 岁的杨光
礼则希望攒几年钱后脱离这
个危险的行业，做做小生意。
面对生命，他们似乎有些赌
博的意味。

■陈超

行走在高楼林立的城
市，有时候不经意抬头，你会
看到一些身系绳索、贴着高
楼清洗外墙的人，他们被人
们形象地称为“蜘蛛人”。

他们的生命，悬在一根
直径不到 5 厘米的麻绳上，
说他们是“命悬一线”，其实
一点也不夸张。他们平时默
默无闻，只有意外发生、生命
突然陨落时，才会引发社会
对高空作业安全以及监管的
关注。

高空作业“命悬一线”

前几日，台州市府大道
耀达百货对面，一座嵌满透
明玻璃的大厦在冬日的暖阳
下锃锃发亮。高高的玻璃幕
墙外，几个黑影拉下一根根
细绳在空中荡来荡去。

欧安辉身着蓝色雨衣，
穿一双雨鞋，腰间系了一根
保险绳，端坐在身下的木板
上，手拿刷子，熟练地工作
着，他甚至连安全帽都没戴。
一个小时后，欧安辉解开安
全扣下到地面。今年刚满 30
岁的贵州凯里人欧安辉从事
高空清洗已有 2年。

稍作休息，他又提起装
备走向楼顶。“这不算高的，
上一个干活的大厦有 33
层。”欧安辉边说，边熟练地
将一根拇指粗的绳索系在一
根直径约十厘米的钢管上，
反复拉了拉，打成一个结。随
后，他站上毫无防护的楼顶
边缘，扣好坐板的安全扣，开
始新一轮的清洗。

欧安辉之前几乎跑遍了
全国，在矿井挖过煤、在采石
场加工过石头、在玩具厂做
过工人，也曾被人骗到传销
组织里赔上了一年的积蓄。
两年前，在老乡的介绍下，他
来到路桥，干起了高空清洁
的营生。
“危险是危险，可关键还

要靠自己把握。”提起高空清
洗的危险性，欧安辉抱着一
丝侥幸。由于从事这个行业
才 2 年，欧安辉的活并不多，

加上经过层层转包，他每月
的收入只有 2000 元左右。而
来自湖北的陈如忠在台州当
了 10 年“蜘蛛人”，他每月平
均能赚 4000 元左右。“虽然
危险，可是看在收入还可以
的份上，也只好再冒险几
年。”

混乱的高空清洗业

“干这个不需要什么学
历，我读完初二就出来打工
了，一个月能赚 2000 多块
钱，比在工厂里自由很多。”
欧安辉没有接受过任何培
训，看别人做过几次后，就和
同乡杨光礼开始揽活干，通
常中介会将一些活转包给他
们。“比如今天这个活，大概
要清洗 600 平方米，三天左
右能清洗完，包给我们两人
1000 元。”

像欧安辉这样脱离了正
规保洁公司，未经任何培训
私下接活的“蜘蛛人”不在少
数。他们工作时，绳索粗细不
一，大多自备；保险带也不是
人人都系，有些人连安全帽
也不戴，也极少有人为自己
购买保险。

20 岁的杨光礼两年前曾
在临海一家清洁公司当过半
年的高空清洗工，每月工资
1500 元，出一天工补贴 30
元，包吃住，没有保险，事先
培训 7天。杨光礼说，培训的
内容主要是哪些材质用哪种
清洁液，如何打绳结等，他和
工友都没有任何证书，上岗
前也没有体检。一位业内人
士透露，目前清洗行业中转
包盛行，接活的人大都未经
任何培训，很多公司不愿为
员工买保险，因此，与公司签
劳动合同的“蜘蛛人”也越来
越少。

没有统一的安全规范

台州市安全生产检测检
验中心主任夏钊表示，根据
规定，凡从事登高作业个人，
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取得《特

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后才能
持证上岗。在两米高度以上
从事清洗工作的人，属于登
高作业人员。而事实上，安
检中心每年开设的登高架
设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培
训课，几乎没有外墙清洗工
报名参加。

目前，想开一家清洁公
司，只要拥有完全的民事行
为能力，有一定的注册资金，
就可以拿到工商执照。而对
于清洁公司中高空外墙清洗
人员是否持有特种作业证，
工商部门并不审核。

“国标中对安全绳有详
细的规定，比如安全绳直径
不得小于 13 毫米等。”夏钊
补充，“不过目前我国对高空
清洗作业尚没有统一的安全
规范或标准。”

据了解，为了保障“蜘
蛛人”群体的人身安全，
2008 年 9 月中旬，由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起草的专门
针对建筑物外墙清洗而制
定的《建筑物清洗维护质量
要求》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已
经完成征求意见稿。该项标
准要求：悬挂作业者所使用
的大绳直径不得小于 16 毫
米；风力超过 5 级，温度超
过 35℃或低于 5℃都不能
进行高空悬挂作业；高处悬
挂作业不得在大雾、暴雨、
大雪、大风（风力超过 5级，
风速 8.3米 /秒）等恶劣气
候及夜间无照明时作业。这
部推荐性“国家标准”已报
国家建设部审批，但目前还
未正式出台。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欧安辉和杨光礼坐下来聊起
了家常。欧安辉说，如果能找
到收入相当但更安全的工
作，他当然愿意改行，但这几
年，他还要冒险下去。毕竟，
而立之年的他还要攒钱娶妻
生子、赡养老人。20 岁的杨光
礼则希望攒几年钱后脱离这
个危险的行业，做做小生意。
面对生命，他们似乎有些赌
博的意味。

■陈超


